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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住店客人登记的

时候都不抬头的，因为这个
客人的身份证太模糊，我才
抬头核对一下，是一个中年
男子，身材清瘦，满脸都是
笑容，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大
相径庭。我看他用歪斜得如
同树枝的字迹写下他的名

字：张庭柱，从身份证号可
以算出年龄是41。

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多
了，我们饭店的餐厅早关门
了，他来前台问我哪儿能吃
到夜宵。我唯一知道的是
五站路以外、我家附近的

一家，他便要我为他带路，
正好我要下班了，想到可
以搭一段他的出租车回
家，我很乐意。到了那里，
他又请我与他一起吃一
点。我为他指点说：“喏，这
就是有名的酱猪手，吃了

可以把字写得好看！”他一
愣，我联想到他写得很差
的书法，不禁笑了起来，他
也爽朗地大笑开来，拍着我
的肩膀说：“你这小丫头还
笑话我呢，不过我小时候确
实没多吃猪手。”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
有一弟一妹，我成长的每一
步，父母都是听之任之。所
以，我不知道自己和老张最
后走到一起是不是 “恋父
情结”在作祟，他比我大20
岁，离婚，有一个女儿。后来

他只要来我们这个城市，就
会住到我们饭店来，渐渐连
同事都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对我一下班就进老张的房
间也不以为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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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带老张回家是

半年以后，因为他在我们那
儿的业务已基本完结，建议
我跟他回南京定居。我母亲
说：“她到南京能干啥呢？”
老张却豪气四溢地说：“啥

也不用干，我养着她，每月
还 给 你 们 二 老 寄 1000

元。”父母本来也许是有点
介意我们的年龄差距和他
的婚史的，但听到甚至高于
我父亲工资的供养费，他们
就转而微笑了，并不过问我
的婚事。老张给了我父母三
万元钱，他们就当这是一笔

远高于别人的聘礼了，这个
女儿就算是给别人了。

老张的老家在扬州，公
司开在南京。我跟随老张来
到南京，他将我领到一处
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面家
具、电器都很齐全，但是一

看就是单身男人的住所，
凌乱而生硬。我投入全部
的热情来打造第一个完全
属于自己的家，今天换一
幅紫色带轻纱的新窗帘，
明天买一只田园风格的沙
发。他在南京开了一家桑

拿休闲中心，有时凌晨才回
来。他一回来，我就请他坐
上新沙发，把他的腿搬到脚
踏上。他环顾着这个窗明几
净、充满了温馨的家，就爱
抚地摸着我的头发。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

到一种弓箭形状的白金挂
坠，顺口夸了一句。一个星
期以后，他回来后笑眯眯地
说：“看我的风衣口袋里有
什么。”我摸到一只小小的
首饰盒，里面正是那枚白金
挂坠。那一刻，我很欣慰自

己的选择：找一个年龄比我
大的成功男人，远好过我那
些小姐妹：她们在与同龄人
的恋爱中情天恨海，为房
子、为家用，甚至为多买一
件衣服而吵吵闹闹。偶尔有
小姐妹从老家来南京玩，老

张也热情接待，给足我面
子。我陪小姐妹逛街买衣
服，她问我想买什么，我想
来想去，不论是衣服还是饰
品，都买够了。小姐妹十分
艳羡，在老张的宠爱下，我
买东西都买到不想买了。物
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老张释放了我的真性情。过
去我很爱笑，但未必出自真
心，是家庭和工作环境所要
求，为了自己的好处境，不
得不笑。老张多次叫我不要
对他笑得像饭店服务员对
客人那样客气，他叫我只在

自己想笑的时候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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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京一住三年多，

也发现了老张的一些疑点。

他经常会回扬州，说是去看
孩子。我真心实意地想跟着

老张，当然愿意接受他的孩
子，多次表示要跟他回家看
看家人。但老张总是说：
“丫头啊，你只比我小孩大
两三岁，我怕你去了不习
惯，我们就在南京安家落
户，不是很好嘛。”老张从

来不提结婚的事情，虽然戒
指为我买了好几个，但我知
道，那不是什么庄严的承
诺，只是饰品而已。

有一天，我和老张在街
上遇到一个男人，那人称老
张为表姐夫，还问老张：

“表姐现在还常打牌啊？”
老张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把
他推到一边去讲话。晚上回
去，我第一次对老张发了脾
气，他也终于承认了一桩我
也许早该知晓的秘密：他还
没有离婚，他老婆一直住在

扬州老家，和孩子、公婆在
一起。老张百般向我解释，
说他老婆只有小学四年级
文化水平，他早就打算要和
她分开了，只是由于年老的
父母和已成年的孩子的反
对，才一直拖下来了。我追

问：“那什么时候，我才可
以浮出水面？”老张却说：
“他们早就知道你了，现在
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将老张拒之门外整
整一个星期，电话也不接，
心里痛苦挣扎：也许我该

毫不犹豫地离开这个有妇
之夫，但我已在这个男人
身上投注了最好的几年青
春，连流产都做过三次了。
渐渐地我说服了自己，凭
借我在老张心中的地位，
凭借他这些年对我无微不

至的爱意，没有结婚证又有
何妨？他扬州的老婆怎么可
能动摇我的地位？于是，我
打开门，再次迎进这个侵入
我生活的男人，向他呈上最
依恋的笑容。

老张在南京的事业进
一步发展，他的桑拿洗浴中

心又开到了其它城市。他回
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偶
尔，他老婆由于找不到老
张，也会打电话到我这
里，请我转告他
父母或孩

子的事。我们也会平静地聊
两句，也许由于知道与我的

差距，他老婆的口气一直很
客气，我也没有理由对她无
礼。时间长了，我们在电话
里甚至还有点聊家常的温
馨气息。这样的生活，其实
也不是很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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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发现，我跟他

老婆越来越熟，但老张却越
来越远了。他的回家次数变
成一周一次，后来又变成两
周一次。我从他老婆口中得
知，他有了一个能干的副
手，社会关系很广，每遇到
难题，只要她出马，往往可

以迎刃而解。凭着女人的敏
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地位
变得岌岌可危了。过去的敌
人只有他老婆，现在又有了
这个副手。我对于他老婆的
优势在于年轻和有文化，但
我毕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只能在家里当个摆设；副手
则是他事业的好帮手。他老
婆告诉我，他在苏州租了房
子，接着她“嘿嘿”一笑，似
乎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颇有点幸灾乐祸。

我现在和他老婆一样

了，区别只是也许扬州他一
年只去一次，而我这里他可
能一个月会来一次。我和老
张闹，可他原先迷恋得近乎
慈爱的眼光，现在已变得非
常陌生了。我有一次吵闹着
要回老家，要他赔偿我五万

元钱。老张倒也慷慨大度，
说：“丫头，你也太客气了，
我给你十万吧，明天给你打
到卡上。”我想到这几年的
快活时光，又哭了，说：“我
不要钱，只要你！”他过来
抱着我，说：“另一种选择

是维持现状。” 我想也不
想，就说：“好。”我已经付
出这么多了，要我现在退
出，这种情感“割肉”实在
太难。

现在老张到我这里，总
是抱怨说我的脸很僵，我马

上给出一个笑脸，他却叹口
气说：“笑得太假了。”可
是，怎样才算是真心的笑

容？怎样才会有真
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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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大学的那一年，梅就
被爱情折磨得死去活来。

梅说：“我喜欢带点沧桑
感的男人。”没想到，她真的

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结果
是爱得一塌糊涂也败得一塌
糊涂。

梅在学校过的第一个生
日，那男人很是殷勤了一番，
还给梅浪漫的爱情嫁接了一

个神奇的幻想。他除了给梅一
封火辣辣的情书，还把从乡下
带来的三枚初春的树叶儿送
给了梅，并情意绵绵地跟梅
说：“这是我亲手采摘的我们
家乡的绿叶，一片是你，一片

是我，中间这片小点的，就是
我们的‘未来’。”情窦初开
的梅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三枚
娇嫩的叶片，被她很小心地珍
藏在了那本青春日记簿里。

感情一旦放纵，就一发不
可收拾。后来的梅就不得不一

次次跑到街上的小医院里，躺
在那冰凉的手术台上，除了承
受疼痛难忍的撕心裂肺，还得
承受医生那羞辱的目光。

记得大四的那年冬天，她
又一次踏进了一家珍所，那个
戴着老花镜的医生告诉她，如

果要是再进行手术，恐怕她一
生都会失去做母亲的权利。那

一刻，梅欲哭无泪，但她还是
咬咬牙，一声不吭地走进了手

术室……
大学生活快要结束的时

候，梅爱得如醉如痴的男人，
很快地又把目光描向了那些
低年级的女孩，身心俱损的
梅，这时候才真正懂得她不顾
一切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天上

飘着的一朵雨做的云。为了躲
避熟悉她经历的亲人和朋友，
梅揣着那张毕业证，踏上了漂
泊异乡的路。

这么多年以来，梅一直再
也没敢涉足爱情，她怕一伸
脚，又溅上一身污水。除了忙

忙碌碌地工作，每一个寂寞的
夜晚，她都是孤独地坐在那台
电脑前面，打发无聊时光。在
一次收拾房间的时候，她不经
意间，在那个皮箱里又翻到了
在箱底压了很久的青春日记，
轻轻地摊开，那三枚干枯的绿

叶，依旧安详地“睡”在早已
发黄的纸页里，早已失去了昨
日的翠绿，虽然上面没有留下
一个文字，但却记录着梅的青
春岁月。梅思量再三，还是没
舍得把它丢弃，因为这是她情
感天空的爱情标本，值得让她
珍藏一生，自省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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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晴是在一个阳光灿烂
的午后相识的，办公室的同事

说生活部来了个厉害的小妞，
嚷着要帮忙写海报。我悻悻地
回去，在办公室看见了一个美
丽的背影，当她转身向我打招
呼时我就彻底记住了那张清
秀脱俗的脸。

晴是生活部的新任部长，

写海报、查卫生，晴都是亲力
亲为，这也给了我接触她的
机会，每次我都会偷偷地看
她翘起的美丽的眼睫毛。晴
是金融班上的一枝花，到哪

里都能吸引了众多男生的目
光，和晴在一起我感到自豪，
也有一点自卑。

学校要开舞会，晴居然约

我做舞伴，舞池中我老是不听
话地踩晴的脚。一个高大的男
生来邀晴跳舞，我认得他是学
校篮球队的队长。摇曳的灯光
下晴随着节奏翩翩起舞，和队
长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的心忽
然就酸起来。

认识篮球队长后晴就很
少来写海报和检查卫生了，后
来果然传出了他们恋爱的消
息。我无奈，晴出生在一个富
裕的家庭里，她应该有一个护

花使者，而我出身寒微，不够
资格。

我没日没夜地上自习，以
此来麻醉自己不去想晴。有
一天晴来找我要陪她去看张
学友的演唱会，我利用了一
切可以利用的关系，最终还
是没有买到门票，晴生气地

说 “看不到演唱会我就要你
唱给我听！”霸道的样子也十
分迷人。

我发挥了比学习还要大
的劲头，一天到晚都带上随身

听学习张学友的歌曲，晚自习
后相约到学校后门的天桥上
现学现唱，晴听得很入神，然

后把头挨在我的肩膀上轻轻
地跟着哼。

晴失恋了，我不在乎人家
说什么，能够和晴相处已经是

上天对我最好的恩赐了。我们
一起上自习，一起去看荷花池
里的小金鱼，下雨时共撑一把
伞在花园里漫步，我幸福得像
当了美国总统。

大三的下学期，晴的父母
开着小轿车来学校接走了她，

一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
有，我四处打探，晴在重庆工
作的姐姐告诉我，晴患了红斑
狼疮，已经是晚期了。我疯了
似的赶到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里看到了晴，她安静地躺在白
色的病床上，像一只受了伤的

羔羊。
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我，晴

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停止，我
决定请假到医院陪晴，直到她
康复出院。晴拗不过我，同意
了我的决定。我强装笑容，每
个夜晚唱着张学友深情的歌

曲哄晴入睡。
2005年 1月 10日，冬日

暖暖的阳光洒落在 302病房
的窗台上，晴睡着了就再没有
醒过来，她的小手变得冰冷，
从我的手中慢慢滑落，短短的
几秒钟，晴就从我的身边飞到

另外一个世界。她像一朵美丽
的白荷花，渐渐地隐没在水
中，而我的心湖里，再也没有
能力泛起涟漪了。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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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 女友与别人约会，
你知道了自然会不高兴，只是

是否有误会在里面，还是要问
清楚。问的方式要委婉一些，
不要因为先入为主的感觉而

让事情变糟。如果是场误会，
那么诚恳地跟她解释。如果的

确是女友用情不专，你不妨再
另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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